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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芭蕾舞團今年再獲主辦單
位邀請，出席在哥倫比亞卡利市舉行的第五屆
國際芭蕾節。

開幕當晚，「港芭」於鬥牛場 Plaza de Toros
Canaveralejo演出，一萬七千名觀眾冒雨前來觀
看演出，給予 「港芭」熱烈支持。參與本屆國
際芭蕾節演出舞團，還有聖地牙哥芭蕾舞團及
荷蘭舞蹈劇場等。

「港芭」為是次國際芭蕾節帶來了四個劇
目，分別為克里茲托夫．帕斯特編的《光與影
之間》雙人舞選段、彼得．奎安斯編的《明亮
》及《糊塗爆竹賀新年》金童玉女選段，費波
編的今年五月在港首演的《E 小調大提琴協奏
曲》三人舞選段，其中《糊塗爆竹賀新年》最
受卡利市觀眾歡迎， 「港芭」將昔日的香港情
懷搬上舞台，令觀眾耳目一新。此作品由本地
編舞家伍宇烈及 「港芭」舞蹈員江上悠聯手編
創，把經典舞劇《胡桃夾子》全新演繹，變成
一齣屬於香港的原創芭蕾作品。舞蹈員劉昱瑤
、李嘉博及陳菁以懷舊的方式演繹了香港當年
的流行文化。

「港芭」是次演出獲得觀眾稱讚。 「港芭
」藝術總監區美蓮說： 「我們是次重臨卡利市
表演獲得觀眾熱烈的掌聲及傳媒的好評。當地
市民真誠熱情的款待深深感動着我們，我們希
望明年再來演出。」

多年來 「港芭」一直希望將其創作的劇目
介紹給世界各地的觀眾，藉以提升國際形象，
參與國際芭蕾節是很寶貴的機會，舞蹈員不但
可認識不同地方的舞蹈文化，亦可與其他舞者
交流，擴闊視野，進而提高了舞蹈員的水準，
同時也提高了 「港芭」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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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田源報道：生
於紐約，成長於新澤西州的美籍華裔畫
家成瑞嫻，在她的繪畫中注重那些往往
被人忽視的裝飾細節和背景。衣袍上繁
複的花紋，流動的雲彩，充滿宗教氣息
的紋飾，在成瑞嫻的手中被賦予新的生
命，成為具有獨立靈性的個體。成瑞嫻
個展 「在化變中游走：測繪內觀的山川
」日前在中環漢雅軒畫廊開幕。

初看成瑞嫻的畫作，可能會在那些
絢麗的色彩和交錯的線條中有一絲迷失
的感覺。但細細觀察，畫作中的線條多
呈環形，畫布上絢麗的色彩和花紋在這
些一圈一圈的環形的帶動下彷彿也流動
起來。畫作中常見的流雲、繁花等意象
，透過成瑞嫻的畫筆，流露出一股神秘
的異域和宗教氣息。成瑞嫻說，她的畫
作靈感來自不同地區的文化和宗教，包
括道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
蘭教。蓮花是成瑞嫻鍾愛的，她的幾幅
畫作皆以蓮花為主題。二○○四年創作
的《LotusTangle-summer》，一池幽藍的
水中，纏繞的青色枝蔓裹着朵朵或盛放
或含苞的蓮花。與《LotusTangle-summer
》一同創作的《Summer（Round）》，
一朵粉色的蓮花躺在碧綠的荷葉上。成
瑞嫻說，蓮花是純潔而神秘的，同時又
富有宗教意義。

受傳統文化啓發
成瑞嫻原籍上海，她曾與九十多歲

的叔父在內地旅行。九寨溝的池水、西
漢的馬王堆、敦煌的壁畫都給過她創作
上的啓發。她說，中國的歷史、建築、
山水都充滿了魅力。這次展出畫作中的
圖樣多來自自然界，帶有各地不同的文
化傳統，是經成瑞嫻多年觀察被主流敘
事主義所忽視的遺珠。成瑞嫻認為，這
些看似抽離的花紋、圖樣本身即是完整
的造型，並且指向更高境界的訊息。誠
然，這次展覽的核心更像是跟着畫家的
腳步，從那些被擷取的片面中領悟更為
豐滿的整體。作品像是視覺地標，帶
領觀者在變化中游走，去測繪內觀的
山川。

這次展出的作品中，成瑞嫻較為喜
愛的一件是《Flower Garden》。以血紅
色的流雲為底，一簇簇繁花被 「禁錮」
在綠色的環形圖案後。紅色的底色似火
又似血，繁花的枝蔓從 「牢籠」中探出
。整個畫面蘊含着一股強烈的情感，彷
彿隨時都會從畫中噴薄而出。成瑞嫻說
，她喜歡花的美麗，但因為花短暫的生
命，美麗轉瞬而逝。她希望 「鎖住」花
的美麗。

成瑞嫻曾在羅得島設計學院攻讀美
術學士，獲得紐約基金會藝術獎助、雅
朵基金會獎助及美國國家優秀藝術獎助

，在世界各地舉辦過多次個展和聯展。
目前她定居紐約，除作畫外還教授亞洲
藝術史。

畫展即日起在中環畢打街十二號漢
雅軒畫廊舉行，展期至七月三十日。目
前，成瑞嫻的另一個畫展 「我的聖城」
正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行，展期至七月
十七日。

中國終於達到汽車
產量和銷量世界第一的
目標，成功晉身汽車大
國了。我們聽到這消息
應該如何反應，到底是
喜是憂呢？相信不少人
跟我一樣，對消息欣喜擔憂參半。

感覺欣喜，是因為晉身汽車大國曾經
是不少中國人的夢。出生於五十年代或更
早的中國人，都經歷過貧窮落後的生活，
當時中國有識之士的目標，最多是全民溫
飽，即費孝通所說的 「不饑不寒的小康水
準」。鄧小平倡議改革開放，目標也只是
全國達到小康水平。自駕汽車是富裕西方
國家的生活方式，像今天一樣，汽車在全
國範圍內都日漸普及，國產小汽車的定價
僅人民幣幾萬塊，一般中等收入都買得起
。夢想成真，步向富裕社會，是很多老一
輩不敢想像的。

汽車製造業是工業先進的表現，依靠
複雜技術才能製造引擎，車身使用大量高質鋼鐵，
靠強大的煉鋼工業的支持。汽車普及化的先決條件
，是需要大量鋼筋水泥來興建道路，尤其是貫穿全
國的超級公路。汽車行駛會耗費大量燃油，要自己
開採提煉或大規模進口，耗用外匯。這種種發展都
是工業發展的成果。汽車普及，也令很多人擔心浪
費資源，每家擁有一到兩部汽車，實際使用率偏低
，製造汽車的鋼材便浪費掉了。私人汽車普及，公
共交通滯後，城市道路擠塞，消耗燃油更多，空氣
污染之餘，也造成更大浪費，這都令人擔憂。

一九九六年四月，山邊社歸入新
雅旗下，大家都是從事青少年出版事
業的，一個合理的匯合。

匯合之初，山邊社有短期的沉寂
。一九九八年，黃虹堅的少年中篇小
說《十三歲的深秋》出版，受到少年

讀者熱烈歡迎，曾獲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本好書榜
首。又獲得冰心圖書獎、台灣現代兒童文學獎。從此山
邊社的 「飛躍青春系列」大展拳腳。如今已出書約五十
種。

「飛躍青春系列」以高小及初中生為對象，寫他們
在家庭、學校、感情上的困擾，十分貼心。也包括一些
偵探、獵奇、幻想類的書。

作家除資格較老的宋詒瑞、黃虹堅、孫慧玲、阮海
棠之外，有中生代的君比、韋婭、馬翠蘿，新人利倚恩
、桃默，第三代的麥曉帆等等。

君比、韋婭、馬翠蘿、宋詒瑞、黃虹堅、麥曉帆等
人更一次又一次在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本好讀、冰心
圖書獎、文學雙年獎等獲獎，君比、馬翠蘿多次獲選為
最受歡迎作家，馬翠蘿、麥曉帆兩母子不止一次同場領
獎，成為佳話。

山邊社的繼續向前發展，何紫於地下當感安慰。盼
望受到少年讀者歡迎的作家朋友們，寫出更有深度、對
少年讀者更具影響力的作品。（我和山邊新雅之八．完）

過了好幾天無所事事的日子，
感覺很好，沒有空虛的感覺，反而
好像充實了好多。

把要做的事情都放在往後更遠
一點的日子才做吧，有什麼要商量
事情的約會，也一個個用電話將之

推掉，總之，萬事不上身，無事一身輕。連電話也沒
怎樣響過了。哈，這確然是一個寧靜的夏天。

比方說，無所事事，就信步走到小公園，說是蹓
躂吧，在綠蔭樹下、蟬鳴聲中，看兩個老人在下棋，
做他們沉默的觀棋客，然後到超市或街市走走，看魚
，也看看自己有沒有胃口買一尾，烹條魚吃。走着走
着，沒有目的地隨便走，走到一個不知是什麼地方的
地方。此刻腦中已無任何一個人的記憶，什麼相識滿
天下，荒謬，我誰也不認識，你是誰？與我無關，我
是誰？漸漸也像與我無關了，我此刻是此刻的我，這
一刻，我什麼也不是，只在小公園散步的一個閒人，
無名又無姓，我像乘風遠去了，去一個無何有之鄉。

要看書，書變成了一種壓力，要看電影，電影變
成一種工作，要見朋友，朋友也是一種負擔，要會合
家人，家人也相互背上愛的包袱。找一個可以看得很
遠很遠的地方，極目無人，只有天上的雲、海上的飛
鳥、山上的綠樹，然後，默默無言，走進了人生的安
靜平和中，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極目澄明，天地無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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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定
老
梁
絕
非
﹁鈍
感
﹂
，
而
是

選
擇
性
地
不
記
得
某
些
人
。
多
半
是
不
討
人

喜
歡
的
人
吧
？
我
正
這
麼
想
着
，
聽
到
一
位

女
士
問
他
道
：
﹁你
一
點
也
不
記
得
見
過
她

啊
？
﹂
這
麼
說
時
還
指
了
我
一
下
，
接
着
說

道
：
﹁這
樣
我
感
覺
好
受
多
了
。
﹂

原
來
我
來
到
之
前
，
老
梁
給
大
家
看
他

北
歐
之
行
的
照
片
。
前
面
提
到
的
那
位
女
士

一
面
欣
賞
照
片
，
一
面
表
示
感
謝
，
說
老
梁

領
隊
做
得
好
，
不
但
節
目
安
排
妥
當
，
而
且

細
心
照
顧
到
每
個
人
的
需
求
。

老
梁
聽
了
一
直
當
她
開
玩
笑
，
一
再
聲

明
整
個
旅
程
中
沒
見
過
她
。
她
指
出
照
片
上

的
留
影
，
老
梁
目
瞪
口
呆
。
她
對
我
說
：

﹁剛
剛
看
他
也
記
不
得
見
過
你
，
我
才
覺
得

好
些
。
我
心
想
自
己
怎
麼
成
了
透
明
體
？
讓

人
視
而
不
見
。
﹂
老
梁

連
忙
道
歉
。
我
對
那
位

女
士
說
：
﹁我
得
謝
謝

你
。
我
還
以
為
自
己
面

目
可
憎
呢
。
﹂

七
月
一
日
中
午
，
友
人
夫
婦
來
約
茶
敘
。

兩
家
人
，
還
有
三
個
少
女
一
起
聊
天
。
女
多
男

少
，
話
題
都
集
中
在
女
生
這
邊
。
座
上
有
三
朵

含
苞
待
放
的
鮮
花
，
於
是
，
話
鋒
一
轉
，
轉
到

怎
樣
才
是
漂
亮
？
如
何
看
美
人
？
什
麼
美
最
要

緊
？

朋
友
說
：
少
女
皮
膚
美
特
別
重
要
，
皮
膚

疙
疙
瘩
瘩
就
難
看
了
。
她
在
提
醒
這
幾
個
青
春

期
的
少
女
，
要
好
好
保
護
皮
膚
，
注
意
清
潔
，

不
要
讓
臉
蛋
成
為
青
春
痘
痘
的
溫

床
。
我
說
，
皮
膚
漂
亮
固
然
很
重

要
，
但
是
我
認
為
更
加
重
要
的
是

氣
質
。
我
的
朋
友
愣
了
一
下
，
點

頭
說
：
﹁說
得
對
，
氣
質
是
不
會

老
的
。
﹂
這
話
當
然
是
想
到
中
年

以
上
的
女
人
了
，
包
括
我
和
她
。

我
說
，
什
麼
氣
質
最
劣
：
一

是
俗
，
二
是
﹁c he ap

﹂
。
一
個
滿

身
俗
氣
的
女
人
，
五
官
再
漂
亮
，

皮
膚
像
剝
殼
雞
蛋
，
始
終
美
不
起

來
。
﹁chea p

﹂
一
字
更
加
貶
意
。

很
難
說
明
。
我
舉
一
個
例
子
—
—

香
港
寸
土
寸
金
樓
價
高
漲
，
常
常

見
到
房
屋
經
紀
帶
客
人
看
房
。
有

一
次
在
電
梯
內
，
看
到
一
名
打
扮

妖
嬈
性
感
的
經
紀
，
在
向
一
名
老

伯
兜
售
。
她
一
面
向
阿
伯
拋
媚
眼

，
一
邊
將
身
體
挨
過
去
，
越
挨
越

近
，
老
伯
退
無
可
退
，
表
情
尷
尬
。
為
了
錢
，

也
不
怕
電
梯
內
有
其
他
人
，
就
這
樣
明
目
張
膽

，
真
是
﹁c he ap

﹂
得
噁
心
。

女
兒
說
，
有
的
阿
婆

幾
十
歲
了
，
還
很
好
看
，

好
比
緬
甸
的
昂
山
素
姬
。

是
的
，
六
十
六
歲
的
昂
山

素
姬
氣
質
就
是
好
。
氣
質

是
不
老
的
，
像
醇
酒
。

看電視新聞，記者會場
景令人訝異，會場內的講台
背景，竟然大字標明：專題
吹風會。

這 「吹風會」，是中共
中央對外聯絡部門邀請各國

使節，簡介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九十周年講話的
重點。令我這個港人奇怪之處在於，為何 「吹風
會」這個看似不太正規的詞，竟會被用在如此重
要的場合？

在港人的印象中， 「吹風會」的講法有特定
的含義，從港英政府時代直到特區政府，部門諮
詢或推行新政之前，多會從非正式途徑 「放風」
，向媒體簡報背景資料。這種 「吹風會」與一般
記者會大有分別，一般不能具名報道，不能錄音
錄影，而且邀請對象 「親疏有別」，多是新聞部

門頭目，與會人士數量少，形式較輕鬆，甚至鼓勵意見交流。
在香港傳媒的語境裡，不少人會認為港式 「吹風會」略

帶負面， 「吹風」，顧名思義， 「一風吹」，吹過了就無影
無蹤，代表官員不想負言論責任，不想在記者會面對質疑，
也有 「探聽風聲」的意思，一般被視為權術運用，誘導輿論
的手法。所以政府會用 「簡報會」這字眼，英文是 「briefing
」，絕少直接言明 「吹風會」，更不會在公開場合說 「我吹
風」。

內地黨政機關重視訊息發放，還是近十年來的事，我猜
想 「吹風會」的用法極有可能從外地移植過來。有趣的是，
「吹風會」在內地，卻變成具正面、開放的含義，語言的演

化，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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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都
會
死
，
後
人
會
把
遺
體
處
理
掉
。
雖
已

無
知
覺
，
但
怎
麼
處
理
，
牽
涉
到
尊
嚴
和
個
人
理

念
。

譬
如
：
皮
囊
要
經
過
許
多
人
手
處
理
過
程
：

驗
屍
，
放
冷
藏
櫃
，
運
送
，
穿
壽
衣
，
化
妝
。
這

一
切
都
不
由
自
主
，
亦
無
可
奈
何
，
讓
陌
生
人
隨

意
擺
弄
我
的
身
體
。
對
他
們
來
說
，
我
只
是
一
具

不
認
識
的
某
人
遺
體
，
不
必
尊
重
。
另
外
，
就
是

這
樣
的
處
理
是
否
環
保
。
葬
在
土
下
，
浪
費
寶
貴

的
土
地
，
尤
其
香
港
這
稠
密
地
方
。
已
離
世
，
何

必
跟
活
人
爭
地
皮
？
還
要
耗
用
昂
貴
木
料
，
甚
至

加
上
陪
葬
品
。
至
於
火
葬
，
也
是
污
染
環
境
的
玩

意
。

當
年
納
粹
德
國
日
以
繼
夜
地
焚
燒

集
中
營
裡
的
屍
體
，
那
些
骨
灰
一
直
飄

浮
在
空
中
，
老
是
灰
雲
蔽
日
，
因
骨
灰

太
多
了
。
以
前
東
柏
林
的
焚
化
爐
品
質

不
佳
，
骨
灰
一
邊
燒
、
一
邊
就
跑
到
空

中
，
西
柏
林
那
邊
的
人
洗
衣
服
床
單
後

，
越
曬
越
髒
，
也
是
因
為
空
中
的
灰
塵

之
故
。最

近
有
人
發
明
溶
解
法
，
將
遺
體

經
由
鹼
性
水
處
理
掉
。
放
進
一
個
密
封

的
管
子
裡
。
管
內
有
水
、
鹼
液
和
蒸
汽

，
加
熱
到
三
百
度
，
三
個
小
時
後
，
裡

面
只
剩
下
骨
頭
碎
片
和
兩
百
加
侖
的
水

，
正
好
可
以
做
有
機
肥
料
，
廢
物
利
用

，
循
環
再
造
，
快
動
作
塵
歸
塵
，
土
歸

土
，
符
合
現
代
環
保
理
念
。

如
果
認
為
覺
得
此
法
無
情
，
那
是
因
它
處
理

太
迅
速
了
，
但
埋
在
土
下
任
他
慢
慢
腐
爛
不
也
是

無
情
嗎
？
火
化
法
，
最
初
人
也
覺
得
無
情
，
如
今

已
是
普
遍
。

從
前
生
人
不
應
霸
死
地
，
今
日
死
人
更
不
應

霸
生
地
。
生
前
活
得
尊
嚴
，
受
人
尊
重
，
已
經
不

枉
。
現
代
葬
儀
觀
念
應
該
是
：

以
最
快
捷
有
尊
嚴
方
法
使
遺
體

回
歸
大
自
然
，
盡
量
不
經
人
手

，
迅
速
消
失
，
音
容
笑
貌
永
遠

活
在
人
心
中
就
夠
。

阿 濃
飛飛躍青春

葉特生
現現代葬儀

王 渝
老老梁

舒 非
氣氣質不老

黃子程
無無事

姍 而
堅堅守的美麗

關

平

第第
一
汽
車
大
國

▲成瑞嫻在畫作中為被忽視的裝飾細
節和紋飾賦予獨立的生命

▲畫作《Flowertree Spring》，花、
樹絢麗的色彩在環形構圖的帶動下
流動起來

▼畫作《Purple Flower Cloud》
，中心的紫色蓮花神秘而純潔，富
有宗教深意

▲畫作《Flower Garden》，環狀的
「牢籠」 囚住了易逝的美麗，在濃

烈的色彩下強烈的情感噴薄而出

▼畫作《Summer（Round）》中
，蓮花、蓮葉結合清代的紋飾，成
瑞嫻受中國傳統文化啓發創作而成

▲畫作《LotusTangle-summer》，
一池碧水中盛開的朵朵蓮花，每
一朵都獨一無二

▶《
糊
塗
爆
竹
賀
新
年
》金
童
玉
女
選
段

◀
《
E
小
調
大
提
琴
協
奏
曲
》
三
人

舞
選
段

成瑞嫻成瑞嫻成瑞嫻畫作流露神秘氣息畫作流露神秘氣息畫作流露神秘氣息
為流雲繁花意象賦予新生命為流雲繁花意象賦予新生命


